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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2世纪20年代，辽王朝（曾称作契

丹国）行将覆灭之时，在黑龙江上游鄂嫩河畔一

片湿地的旁边发生了一场达斡尔族人和金人的

血战。

刀枪撞击，哀角长鸣。一大队明盔亮甲的金

人士兵，正围着一小队达斡尔族的甲士在缠斗。

他们刀枪齐举，捉对厮杀着，或两下里相互混杀

乱砍着，战斗已经到了胶着状态：人仰马翻，互有

流血和伤亡，打得难解难分。

那个骑着铁青马，手持镔铁长矛，虽然穿一

身皮甲却只戴一顶简易头盔的青年勇士布尔德，

在两马交错时，向那个金人老将虚刺一矛，在回

马的夹当，对他一抱拳说：“老将军请住手！我们

的莫昆达，要我向你再一次转达：达斡尔族向北

迁移，说明已经是退出国事，只求去外兴安岭下

找一处自己族人能过上温饱生活的地方，请不要

一再阻碍我们。否则这样打下去你们也讨不到

什么便宜！”

那个蓄着胡须的金将，只是略作沉思就执拗

地回说：“除非你们缴械投降！特别是你们这些

拔里氏，不要抱有什么侥幸心理。”

布尔德愣了一下然后喝说：“那就拿命来！

达族语言中没有投降这句话。”

两个对手这时因话不投机，又是刀矛并举二

马盘旋交错。蓄胡子金将狠狠砍了布尔德一刀，

被他轻轻用矛杆一搪，就架开了，而他回手刺了

老家伙一矛，老家伙没敢接招，却吃力地纵马躲

开，立刻感到了沉重。他这回才知道遇见真正的

对手了。

乌·布尔德二十五六岁，在本族中是有名的

大力士，而且武艺和车艺双超群，他的一杆镔铁

长矛使出去，就像蛟龙戏水一般，神出鬼没的招

数变化多端，使人眼花缭乱难以提防。方才因为

莫昆达有话要他向敌人转达，才及早脱离战场，

所以他在说话前，自然要收敛些自己的力量。但

那老家伙却误以为布尔德只是个毛头孩子，错误

地估计了对手，现在真正打起来，他只能招招架

架了。只几个回合，他就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

背。这时金兵中有个长瓜脸骑白马的士兵，他见

长官有些不是敌人的对手，也就打马加进来变成

了二打一。

好个布尔德，在两个敌人刀枪齐下时，全无

惧色，一杆长矛，长刺短挑左右逢源，就像一轮风

车般箭穿不透，水泼不进，不给敌人任何破绽。

又是几个回合后，在三马交错中，他看出那

个老家伙已经力竭，遂故意诱他贪功，把脊背留

给他，打马佯装而去。老家伙果然举刀追过来，

想狠狠劈他一刀。不妨那个狡黠的年轻武士顺

着马尾递出长矛，等待老将渐渐临近，他猛地回

身就给老将一矛，刺他个穿胸坠于马下，再随着

抽矛一搅，老将就血喷如注，一命呜呼。

那个长脸士兵大骇，打马想要溜走。青年勇

士哪里肯饶，又一个连环枪使出来，也让他落于

马下，当即让他的魂去追随他的长官了。

这一下，阵仗上形势大变，原来是金兵围杀

迁移的车队，现在是车队掩杀金兵。不多时大队

金兵就被打得七零八落了。

布尔德到底年轻，忘了穷寇莫追的道理。他

也在贪功，想把敌人趁早赶开，遂纵马紧紧赶杀

金人，却中了扼守高地的敌人一箭。他只好伏在

马鞍上跑了回来。这一下不仅使家人大骇，族人

情绪也低落了。车队只好鸣金收兵，急急脱离阵

地。因为车队中大多数车轮半没水中，而且多被

淤泥杂草糊着，难以行动，人们只能纷纷弃车逃

命，慌乱中误闯入一片水中高地。直到前边有些

羊跌进深水里，立刻被卷得无影无踪，把许多老

人妇女都吓得绝望地哭叫起来，车队这才止步。

乌氏莫昆达桑德布不得不下令宿营。因有沼泽

阻隔，金兵还不能立即包围上来，但车队却被困

于四周无边污水和林立塔头之中。这是迁移中

的乌氏族人一直极力回避的情况，却终于还是发

生了。

乌·布尔德的父亲是六十多岁的老车匠乌·

阿克顿，他不教布尔德的母亲和媳妇走近布尔德

身边，自己亲自为儿子拔去箭镞，又怕箭上有毒，

用嘴在儿子伤口处吮咂多次，觉得已无大碍时才

给他涂上红伤药膏，又仔细地替他包扎好。

这是一行长长的达斡尔族人迁徙车队，是由

长城脚下那个荒凉的叫热河的地方出发，和追杀

他们的金兵且战且走，向着西北方向，向外兴安

岭迤逦而去。路上因为常遇雨天和沼泽泥泞，众

多车轮都被草缠泥糊，移动艰难。因须常常停下

除掉车轮上的泥草，所以行走很缓慢，总是甩不

掉金兵的左一次右一次围困。

10世纪至12世纪，他们的辽王朝曾与宋朝

并立兴盛百余年，后来却衰败了，和东北新兴的

称为“金”的女真人在辽中地带争地盘，经过几

场大厮杀和较量后，败下阵来。乌氏作为这个

王朝的望族之一，为避金人魔爪，只好远遁他

乡。他们听说外兴安岭和贝加尔湖流域，不仅

有铁矿，而且有银山，山上苍松白桦林立，河流

冲积洲面积既宽又阔，从而可以游牧和开垦田

园。但他们因在金兵干扰的慌乱中弄错了方

向，误将鄂嫩河当作石勒喀河，向大小肯特山方

向奔去，更因误走湿地，车轮屡被淤泥加茅草塞

住难以转动，行走异常缓慢，屡屡被金兵赶上包

围，苦苦地拼杀着。

老车匠刚刚为儿子的箭伤包扎停当，莫昆

达桑德布就带着氏族雅达干乌·罗罗前来为布

尔德疗伤，见他父亲已为青年勇士处置完毕，就

对老车匠道歉说：“这一切都因为那些该死的高

车轮子不肯转动所误。我悔不听你先改进高车

后再走的建议，现在悔之莫及了。”老车匠说：

“高车的结构过于简单，也过于原始，但族人大

迁又时刻离不开它，改进它是早晚的事。”桑德

布叹息说：“可惜为时已晚。”老阿克顿说：“只要

有族人在，又有决心，多久都不晚！”桑德布发誓

说：“如果能逃出这片毛乌苏，甩开这伙金兵，一

定要首先改车，并给车匠优厚待遇，包括改造权

和保存秘籍权。”

后来他们果真在跨越腾汲斯海先来这里的

鄂温克人(原称沃沮人)的帮助下，走出毛乌苏困

境。鄂温克人还腾出一块居住场地使他们安顿

下来，帮助他们进行了艰难的车改。他们寻寻

觅觅，在山上白桦林后边找到多年生的黑桦做

毂，将原始的轴转高车，变为毂转高车，对古高

车做一个根本改变。几千年高车一直处于原始

状态中，两辕压一根车轴，还要它转动，其运载

量是很有限的。改造让车轴不动，同样的装载

量，车轴却将牵引力传导至两端车轮旋转。既

增加载重量又变得灵便快捷，这是一个根本改

变，因而受到先来的各族居民的普遍欢迎。因

为原始高车的诸多弊端，已经困扰北方各个民

族上千年时间了。

前边这场战斗和高车改造，是高车十四代

传人、海牙屯吴家大掌柜吴海山的妻子安代儿

写在纸上的故事，是她为吴家写的《高车传》的

开头部分。

安代儿是吴海山的填房，她原是齐齐哈尔

城内原协领安庆之女，她上过几年女学堂，会写

折子，会打算盘，是个不错的女才子。只是她红

颜薄命，她的第一个丈夫游手好闲，以后又追求

戎马生涯，给张作霖领兵当个副营长。原指望

掌握再大一点兵权，不料在直奉之战中，冲上前

阵夺功，竟被乱枪打死了。那时吴家的高车刚

刚在嫩江流域走红，吴海山作为新发财主，而且

新伤家口不久，在他去齐齐哈尔销售高车时，有

人给他们从中做媒，他就看中了她。安代儿只

有三十多岁，人虽不够漂亮，脸上还长着一小块

美人痣，却气质大方，手笔相应，写出的蝇头小

楷娟秀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吴海山一眼相中

她，就带回家来。吴海山原想让她当吴家的管

家，但这计划不成，因这几年他嫂子死后，家事

都是二弟妻子——他弟妹苏·维尔金来管，管得

也算井井有条。他为避免家庭风波，回来就压

根儿没提这事。

没用安代儿的算盘，却用了她的笔杆子。

红袖添香，为他们家修家谱，完成他多年的夙

愿。其实那也是因吴海山不识字。家谱被她几

天就填写完毕。这才引起为吴氏高车家族立传

的建议，家人聚议：想从一祖阿克顿写起，直写

到十四传的今天。因达斡尔族没有文字，有的

就是片段口头故事，只好由家人兄弟子侄们口

述，谁想起来谁就来讲，她做记录，再进行整理，

加入一点想象和发挥，再念出来，居然很动听。

上边这一段，原本就是吴海山自己讲的故事，被

妻子整理出来，他却要经常听一听，有点百听不

厌的味道，说是有点像听乌春（注：达斡尔族的

说书形式）那样，很动听，并给段子起名叫《吴二

祖苦战毛乌苏》。

上述故事，是昨晚睡觉前，半老徐娘的妻子

按婚后习惯，在枕头上给年近花甲的丈夫，当作

一种讨娇礼物来念的。因他每听必先听这段，她

就特意满怀激情地从头给他诵读，读完，问他还

有何高见，他没有回应。推他一把，却发现他睡

着了。她戏弄地狠捏了他鼻子一把，他这才醒过

来，说道：“我太累了，能否让我睡一小会儿？”

（摘自《高车家族往事》，冯国仁、冯宏宇著，
作家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高车家族往事》（文摘）

□冯国仁 冯宏宇

尽管满目戈壁并且重复了三天，但

卡车上的陆海江却没有丝毫倦意，清澈

单纯的眸子里闪着对这个未知世界的

美好憧憬。他和同学们是去新疆建设兵

团的边境团场插队的，在中苏政治较量

终于演变为珍宝岛的军事冲突之后，他

们向往边境的战斗生活！

这是1969年的9月。戈壁上的一簇

簇红柳、梭梭、骆驼刺耗尽了最后一点

色彩，完全呈土黄色，仿佛给这里画上

了生命的休止符。不过，黑色的柏油路

却像一条飘逸的伸向远方的缎带，行驶

在上面的车辆像这缎带上的一个个结，

给这大戈壁多少带来一些生机。运送知

青的解放牌大卡车一辆接着一辆，这批

乌鲁木齐的知青要去的是巴尔鲁克山，

它已经不远了，第一辆车上响起了歌

声，后面的车马上响应，歌声此起彼伏，

一浪高过一浪，沉寂的亘古戈壁颤动

了！他们唱的是流行全国的极有新疆味

道的歌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毛主席的战士，

最听党的话，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哪里艰苦哪儿安家。

祖国让我守边卡，

扛起枪杆我就走。

……

陆海江唱得十分投入。他中等个

儿，穿了一身黄军装，不过他长得太单

薄了，细胳膊细腿尚未完全长开，这个

时代的流行装穿在他身上却不怎么好

看，那张脸也稚气未脱，皮肤白白净净，

人显得文质彬彬的。但他内心却有一团

火！他喜欢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

的挎包里就装着这部小说的中译本，如

今他不是像小说中的主人公保尔一样

奔赴火热的战斗生活了吗？想到这一点

他就热血沸腾。当然还因为眼前指挥大

家唱歌的姑娘，她叫李雯，瓜子脸，五官

很精致，身材苗条，如果长辫垂腰就是

标准的曼妙淑女，可她却留一头齐耳短

发，穿一身草绿军装，再配合上那有力

度的拍子，她的清秀妩媚完全被干练洒

脱掩盖了。他望着她，忽然想到保尔的

女朋友冬妮娅，而这时她也在看他，他

一阵心跳，赶紧把目光投向戈壁。

眼前空荡荡的，一览无余，一望无

际，但陆海江却生出那么多遐想，戈壁

如海，卡车似舟，颠簸之中如海浪荡

漾……这个城市大男孩儿拥抱新生活

的热情似乎比其他同学来得更加强烈。

当得知他们这批应届毕业生被分配到

兵团的边境团场，像这个年纪的男孩子

一样，他内心深处涌动着即将奔赴前线

的亢奋。他觉得他现在踏上了父亲走过

的路，当年父亲大学毕业就是响应祖国

的号召来到边疆的，进疆后一直在首府

的一家文学杂志社工作，他比父亲走得

更远，是去反修最前线！当然他也喜欢

文学。他想起出发前的热烈情景。虽然

不是应征入伍，但毕竟是去兵团的边境

团场，多少有点当兵的意思，因此出发

仪式显得格外隆重，全校师生和毕业生

家长都来了，校园内贴满了标语，锣鼓

敲得震天响。他代表全体应届毕业生上

台发了言，全校几百名初高中毕业生怎

么就选上他了？他想大概是因为他的文

笔小有名气吧。他还从未经历过这么大

的场面，上台时两条腿发软，好像都不

是自己的了，但他很快镇定下来，他已

经18岁了，他不能让同学们特别是女

同学觉得他不像男子汉！他忽然就来了

勇气，台下几千双眼睛仿佛不存在了，

他发出的声音铿锵有力，一板一眼，把

精心准备的豪言壮语全都发挥出来了，

掌声让他陶醉，他感到无上荣光。之后

是夹道欢送，在掌声和锣鼓声中他们乘

坐的卡车缓缓驶出校园……

陆海江笑了，命运的安排如此有

趣，他注定与兵团是有缘的。在新疆，

“兵团”是个很响亮的名字，与“沙漠的

绿色屏障”“边防的坚强卫士”“民族团

结的柱石”等等美好的词语紧紧地联系

在一起，但绝大多数新疆人对她是陌生

的，这个群体多少有些神秘的色彩。陆

海江对兵团的注意是从上中学开始的，

他就读的中学就在兵团司令部大院附

近，上学放学从大院门前走过，他常常

好奇地望上几眼。大院被高墙围着，大

门两旁始终立着两个卫兵，大院的人进

进出出，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那

为什么叫兵团呢？这些人在里面究竟干

些什么？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几次想进

去看看，都因为门口那两个卫兵的威严

而作罢。现在他就要成为兵团的一员

了，这不是缘分吗？出发的头一天晚上，

他兴冲冲地与父亲聊起了兵团。“爸爸，

您了解兵团吗？”“兵团是进疆部队演变

而来的，兵团下面有师，师下面有团，大

多分布在沙漠边缘和边境沿线。”“那兵

团都干什么？”“两大任务，建设边疆和

保卫边疆。”“边境团场您了解吗？那里

是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可以想象，边

境团场一定是很艰苦的。”父亲的回答

大而化之、枯燥乏味，听得出他对兵团

也缺乏了解，这让儿子多少有些失望。

渐渐地，前方出现了起伏的山峦，

不过，山峦光秃秃的，一如戈壁的土黄

色。但已经可以期待了，它的背后是巍

峨、朦胧的群山，那里面一定是不为人

知的气象万千的神秘世界！陆海江站了

起来，望着远山，他想这就是巴尔鲁克

山了。来之前他查了新疆地图，他们要

去的地方有两座山，巴尔鲁克山和塔尔

巴哈台山，而卡车现在是往巴尔鲁克山

方向行驶的。他还知道这一带是哈萨克

人的聚居区，“巴尔鲁克”应该是哈萨克

语，不过其含意他就不得而知了。他迫

切想搞清这一点，于是向去师部接他们

的团保卫科科长姚政求教。姚政说“巴

尔鲁克”在哈萨克语里的意思是资源丰

富，说到巴尔鲁克山，姚科长侃侃而谈：

“人们都说中国地图像一只雄鸡，当地

的哈萨克人说，巴尔鲁克山就是这雄鸡

尾巴上的一支最美丽耀眼的羽毛。”接

着他讲了巴尔鲁克山的一个特殊的景

象，“每到五六月份，巴尔鲁克山有一种

野芍药，只开深红色的花，漫山遍野一

片连着一片，远远望去，整个山谷都是

深红色的。”

“真是太有诗情画意了，我们就是

来守护这支美丽耀眼的羽毛的！”李雯

显得很兴奋。陆海江也被姚政描绘的深

红色山谷深深地吸引着，他想明年野芍

药开放的时候，他一定要画一幅深红色

山谷的画！

李雯把脸转向他：“大才子，你见过

哪位画家画过深红色山谷吗？”

陆海江能写会画，班里的同学都叫

他“大才子”。在陆海江的印象中李雯好

像第一次这样称呼他，因此他愣了一下。

董黎明说：“他是才子你是佳人嘛，

才子佳人。”他身材高挑匀称，有一张棱

角分明的脸，是个很帅气的小伙子。

才子和佳人放在一起一下就变味

了，李雯不甘示弱：“怎么，你这个大班

长要在车上开我们两个的批斗会呀？”

在班里董黎明是班长，她是副班长，两

人经常斗嘴。

董黎明笑了，是那种坏坏的笑。陆

海江很窘迫，脸都红了。李雯看了他一

眼，心想你怎么那么木讷，让董黎明钻

了空子！

“姚科长，到了边境团场我们会得

到一杆钢枪吧？”沈东风兴致勃勃地说。

如果换作其他人，这个时候会用一

种鼓励的口吻说，“大家会得到一杆钢

枪的”，可姚政是保卫科科长，说话就很

严谨：“有的人不一定。”

坐在角落里的王林很敏感，听了他

的话脑袋耷拉下来。他的父亲在监狱里

服刑，他预感到与钢枪无缘了。他有一

张扁平的大脸，眼睛、鼻子和嘴却很小，

人显得很憨厚。

董黎明拍了一下陆海江：“像你陆

海江这样文绉绉的，我看悬。”

“黎明，我不会那么惨吧？”陆海江

的表情有点沮丧。

李雯瞪了董黎明一眼：“海江，你别

听他的！”

卡车一阵颠簸，车上的人摇摇晃

晃，路越发难走了。现在他们一直是沿

着边境线而行的，最近的地方离边境线

大概两三公里，白天是感觉不到的，夜

里却是另外一种情形了，苏军哨所的灯

光奇亮，点缀在长长的边境线上，远远

望去如城市夜晚的路灯。知青们都站

了起来，这是他们第一次与边境线如此

近距离接触！董黎明从挎包里取出望

远镜，朝姚政指的方向望去，他父亲是

部队上的领导，走的那天他偷偷把父亲

的望远镜装进了包里。他忽然叫道：

“我看见哨所了，我们的！上面飘着五

星红旗！”

望远镜在大家手里快速传递，视野

里除了两国边防军的哨塔，再没什么其

他新奇了，有人说边境线怎么没有铁丝

网啊？又有人说也没看见荷枪实弹的苏

军士兵和装甲车。姚政说新疆的边境线

5000多公里长呢，边境线主要以河流、

群山为界，有的地方只是用拖拉机犁出

一条松土带，就算国界了。他开玩笑地

说：“如果卡车往边境线上开，对面就会

出现全副武装的苏军士兵和装甲车。”

不知谁说了一句：“那我们就往那边

开！”姚政说：“那我们就有可能制造严

重事件，我这个保卫科科长就会被送上

军事法庭！”知青们都笑了。

这些天真烂漫的学生哪里知道边

境一触即发的严峻局势！此时，他们要

去的边境团场正在召开紧急会议，会议

内容是严格保密的，参加会议人员限定

在连以上干部，偌大的会议室坐满了

人，个个表情严肃。

团长关长远在台上讲话，声音洪

亮：“同志们，我们的苏联老大哥彻底翻

脸了，悍然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我人

民解放军迎头痛击，打出了国威，打出

了军威啊！最近苏军在西北边境频繁调

动，上级分析，珍宝岛一战他们吃了亏，

可能要在西北边境动手，从现在起，全

团进入一级战备！”

一级战备！在座的人都知道这意味

着什么。

会议开得很简短，关长远通报了近

期西北边境形势，接着宣布了团党委的

决定：今年分配下来的知青下到各连队

后立即组建青年班，以最快的速度打造

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

青年突击队！

人们散了，关长远喊住彭大明，他

俩朝关长远的办公室走去。彭大明小个

儿，精瘦，关长远却高高大大，略显发

福。他俩是老战友，1938年春山东老家

闹饥荒，他俩跑出来加入了八路军的三

五九旅，参加过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

跟随王震将军南征北战，挺进大西北，

徒步进新疆，平叛剿匪，帮助少数民族

群众土改……50年代中期，他俩所在的

团奉命开进巴尔鲁克山。刚进疆那会儿

他俩都是连长，如今关长远已经是一团

之长了，彭大明还是连长，但两人一点

也不生分，关长远在他面前不摆团长架

子，彭大明跟他也没那么多客套。“文

革”一开始他俩都受到冲击，在一个“牛

棚”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时恢复原职还

不到一年时间。

进了办公室，关长远给老战友泡了

一杯茶，他想跟彭大明谈谈青年班的

事。在全团所有连队中，只有牧业连担

负着在中苏边境争议地区转场的特殊

任务，他更看重牧业连的青年班。刚切

入话题，彭大明就拍了胸脯：“请团党委

放心，我牧业连无论干啥都是走在全团

最前面的，我的青年班肯定是全团的排

头兵！”

关长远用敬佩的眼光看着这个老

战友，觉得给他再做交代有点多余了。

他现在更关心的是牧业连的秋季转场，

彭大明告诉他昨天早上转场的人就上

路了，他分析这次转场不会顺利通过争

议地区，关长远也有这种预感。这时电

话铃响了，关长远拿起电话，接线员告

诉他是中央军委专线。他愣了一下，中

央军委的电话都打到团里来了！

军委首长很关心今年的秋季转场，

得知转场的人正在路上，他说：“当前的

国际局势十分复杂，我们的主要敌人是

美帝国主义，对苏斗争还是要讲究策

略，中央的方针是保持克制，有理有节，

你们一定要抓好部队的政治教育，坚决

执行中央的既定方针！特别是牧业连的

转场，每次都要通过中苏争议地区，中

央军委和外交部十分关注啊！小小一次

转场，牵一发动全身啊！”

“报告首长，我们已经对全团干部

战士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政治教育，请首

长放心！”对方的声音太熟悉了，关长远

可以肯定他是老师长罗应军，“首长，如

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罗应军师长吧？”

罗应军笑了，本来他想问完情况后

跟关长远叙叙旧的，没想到对方已经听

出他的声音了。当年他在王震将军率领

的一兵团六军二师当师长时，关长远和

彭大明是师警卫班的警卫员，本来罗应

军也是要跟随王震将军进疆的，部队从

兰州出发前彭德怀点将，把他带到北京

去了。关长远和彭大明听到老师长的声

音都很激动，抢着跟老师长说话，让他

俩感到诧异的是，远在北京的老师长如

此了解这里的情况，不但知道关长远是

这个团的团长，还知道彭大明是牧业连

连长！

“我有耳目啊，哈……”罗应军笑了，

“你们在边境上吃了不少苦，不容易呀，

特别是牧业连的转场，责任重大啊！”

“老师长，我们这些您带出来的人

尽管放心，绝不辜负党中央的重托！欢

迎老师长来巴尔鲁克山视察工作。”

“巴尔鲁克山，祖国的一块宝地啊，

找时间我一定去看看。”

罗应军把电话挂了，关长远和彭大

明意犹未尽，这时外面响起汽车轰轰隆

隆的声音，知青们到了，彭大明要去接

人，关长远叫住他，告诉他春燕分到牧业

连了。春燕是彭大明的女儿，刚从团部中

学初中毕业，她是个活泼好动的女孩子，

一翻书本脑袋就大，哭哭闹闹说啥不想

再上学了，一门心思要当兵团战士，父母

也只好依她了。团里有一条规定，连队领

导的子女原则上是不能在本连安排工作

的，团劳资科把春燕分配到了六连。春燕

妈听说后不干了，让彭大明把女儿要回

来，彭大明自然不会出这个头，春燕妈便

打电话找了关长远。彭大明是老资格，又

是五十好几的人了，照顾一下是说得过

去的，关长远没怎么犹豫就安排劳资科

把春燕调到了牧业连。

“我还没老到要女儿照顾呢，你还

是把春燕分到六连去吧。”

关长远的脸板了下来：“这事就这

么定了，回去不许跟嫂子再纠缠这件

事，不然我收拾你！”

彭大明一甩手：“走了！”

其实彭大明的内心也挺矛盾的，这

把年纪的人了，就春燕这一个孩子，他对

女儿的爱是可想而知的。这几年，春燕在

团部上中学，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

他心里空落落的，如今女儿初中毕业了，

他怎么能不希望女儿留在身边呢？但他

不想让别人说他倚老卖老搞特殊，这大

半辈子他都是堂堂正正的，因为这点儿

女情长招来闲言碎语值吗？彭大明还有

另一个顾虑，女儿回到连里肯定是要进

青年班的，他要打造全团青年班的排头

兵，女儿是要吃苦头的，假如她不争气，

他怎么放开手脚调教这些知青？可是，坚

持不让女儿回来，春燕妈铁定会跟他大

闹的，自打结婚起他们的生活就阴云密

布磕磕绊绊，搞不好她会跟他彻底摊

牌……从关长远办公室出来，彭大明为

女儿的事思前想后百感交集，他抬眼望

了望湛蓝的天空，长叹了一口气。

（摘自《疆山》，吴静林著，作家出版
社2018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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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上世纪60年代末，乌鲁木

齐的一群天真烂漫的知青奔赴

新疆建设兵团的边境连队，这

个大山深处的连队肩负着一项

特殊使命——转场赶着羊群通

过中苏两国争议地区，以此宣

示主权。转场之路变幻莫测，

凶险诡谲，每走一次都是生与

死的考验，年复一年，如期而

至，兵团战士完成了一次又一

次神圣庄严的证明！鲜为人知

的故事，血性与浪漫交织，一群

敢爱敢恨的男女，构成了一幅

独特的边塞风景。

责任编辑：周玉宁 许芝会（特邀） 2019年1月2日 星期三书香中国


